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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厦门市金莲升高甲剧团排演了一部新戏———《乔

女》，此剧由郑怀兴先生担任编剧，欧阳明先生担任导演，是

一部颇具特色的戏。

在舞台表演上，此剧非常注意剧场情感节奏的把握。 乔

女故事的情节主旨并不轻松，而高甲戏素以丑角著称，二者

能否般衬？ 如何般衬？ 一定让编、导、演团体颇费心思。 舞台

上的《乔女》，展现了主创人员在这方面的努力。 他们

将新元素大胆地融入传统的丑角表演中。 既有传统

的媒婆丑、傀儡丑、官 袍 丑 等 滑 稽 的 形 体 表 演，又 有

“逆向淘汰”等反讽的幽默语词。 同时，在闽南方言中

插入普通话，在传统的戏曲音乐中插入华尔兹舞曲，

在 重 建 历 史 现 场 感 的 话 语 中 插 入 当 下 流 行 的 俏 皮

话，等等，将严肃的、沉重的人物遭遇与滑稽的、风趣

的丑角表演调和在一起， 形成一种独具风格的剧场

节奏。

耐人寻味的，则是乔女这一人物形象。 《聊斋志

异》中的乔女故事，重在讲述事件的奇异。 如，集中在

乔女身上的两个极端———貌寝而德馨，又如，乔女作

为一名女性，为报答“知己之恩”，竟有“烈男子”一般

的奇伟行为。 但郑怀兴先生更多地着力于乔女的心

理分析，从揣摩乔女不肯允婚的复杂心理开始，再现

了一个生命个体的成长历程， 一个残缺人格的自我

救赎、自我完善的过程。

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， 乔女因不可选择的

丑陋相貌，“从小饱受轻贱”，长大后甚至因为貌寝而

迟迟不能出阁。 后来，虽有一个丧偶多年、穷困潦倒

的老童生勉勉强强娶了她， 但他却常常在酒后慨叹

自己“无功名，难讨美人”。 这种种打击与刺激，使乔

女内心的花在尚未长成饱满花苞的时候， 就提前枯

萎了，其最初的人格是残缺的，孱弱的。 她自然地依

附于社会的力量，以 他 人 的 目 光 来 架 构“自 我”的 形

象。 她自卑，敏感，由此也格外自尊和要强。

但孟生的出现，特别是孟生对她的赞许和赏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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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动了乔女内心深处那个渴望绽放的自我！ 一个被压抑的

个体生命，突然感受到了一股神奇的力量，乔女开始审视自

己的内心世界了。 她渴望，怀疑，挣扎，剧作设计了一实一虚

两个场面，细致地描绘乔女复杂的心理变化。 第一次，是孟

生趁月探访乔女，二人隔着竹篱有一番情感互动。 孟生的求

婚，深深地打动了乔女，但她又十分怀疑孟生的诚意，这种不

确定性，让乔女的举动变得非常矛盾。在孟生赞叹其坚贞时，

她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坚贞背后的涵义，冷冷地回应孟生：“钦

奴守节多坚忍，再嫁气节又何存？ 届时何德为君重，唯剩丑

样惹心烦！ ”并当即要求孟生离开。 而当孟生转身离去时，她

又陷入了痛苦的渴望之中。 此时的乔女，是不自信的，旁人

的目光是束缚她的茧。 第二次，剧作通过梦境来展示乔女内

心深处对孟生的思恋。 “遭拒绝肝肠寸断，遭拒绝食寝不安！

人生百年如一瞬，我已虚度三十年。 望卿俯允及时娶，莫待

那良机一失恨绵 绵”，这 是 孟 生 的 心 声，又 何 尝 不 是 乔 女 的

心声？ 而当阎王要将孟生带走时，乔女更是挺身而出，为孟

生说情。 通过这个梦，人们看到了乔女内心的力量正在慢慢

苏醒。 然而，乔女内心的这种明朗倾向，毕竟只表现在梦中，

当她回到现实，仍可能继续地犹豫、摇摆。 所以，真正让乔女

站起来的，不能不提到现实生活中的孟生之死。

孟生的突然离世，一面使乔女坚信了孟生对她的真诚，

一面也让她产生了自责。 而孟母对孟生临终前念念不忘乔

女的情景描述，以及孟生一句“美貌易逝去，美德可长留”的

遗言，是推动乔女走向自觉的最后一股力量。 对乔女来说，

孟生这种爱恋和肯定， 实际上构成了乔女内心深处的生命

力来源。 一向以貌丑压抑自己的乔女，在孟生的帮助下，终

于找到了自己生命中那失落的一角！ 她不再自卑于自己的

容貌，而敢于在天地间“挺 起 胸 来 昂 起 头”，“堂 堂 正 正 做 个

人”！ 一个原本孱弱的人格，在“知遇”的滋养下，逐步由依附

走向独立，由压抑走向绽放！ 所以，当她再去面对别人对她

容貌的嘲讽时，早已是无所畏惧，不以为然了。 在昏官县令

嫌其貌寝而不允许她抬头的时候，她甚至敢于大胆地回应：

“太爷你嫌民妇丑，民妇疑你学不优！ ”

而一个自信、独立的人才能有所担当。 所以，当乔女面

对孟生的离世，她开始反思自己的责任，她觉得自己辜负了

孟生的一片真情， 甚至怀疑是自己的冷漠导致孟生的仓促

离世。 在面对孟家遭受恶霸欺凌的时候，她挺身而出，为保

护孟家弱小而不顾自身安危。 这种突然涌现的信心与勇气，

正来自于那被唤醒的内心自我。 乔女开始了她那回报知遇

之恩的旅程。 这是一个自我肯定、自我完善的过程，也是一

个自我超越、自我救赎的过程。 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，但乔

女的心中有股温暖的力量，她从此不再感到孤独。

这不是一部爱情戏，也不单纯为了颂扬“知恩图报”的美

德。 在这部戏里，在乔女的身上，人们要发问的是：每一个不

可能完美的生命个体，如何认识自我，如何在孤独而苍茫的

人生路上，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支撑点？ 而在你我心中，是

否也有这样一个最初的“乔女”？

（庄清华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戏剧戏曲学博士研

究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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